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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回  逞利口再用機謀　開華筵大變戲法

　　伯和一走便宜了熙鳳等一班人。她自那日在伯和面前，借出去檢點衣箱為由，同著阿珠，乘坐黃包車，直奔火車站。義和已在

那裡等候多時，見面後，三個人一同買票登車，開往蘇州，徑投阿珠家內，暫時耽擱。阿珠家在鄉間，開門一望，遍地桑麻，頗得

天趣。熙鳳自繁華叢中脫身到此，恍如得了世外桃源一般。又有義和陪伴著她，形影相依，坐臥不離，快活無比。可憐伯和在上海

奔波尋訪之日，正他們二人在蘇州賞心樂意之時。住了幾天，義和因假期將滿，恐洋行中有事，不便耽擱，辭了熙鳳，先行回滬。

熙鳳教他留心打聽伯和行止，以及風聲怎樣，即速寫信給她，再定進止。義和到了上海，暗中打聽得伯和還沒動身，曾到清和坊查

過一次，喜的是並未投報捕房，風聲並不緊急，即忙寫信報告熙鳳去後，又設法探知伯和已趁江新輪船動身，不覺喜出望外，慌忙

發出一封快信，通知熙鳳，並催她趕快回來。　　第二天，接到熙鳳的回信，教他須要打聽得仔仔細細，伯和雖去，曾否把這件事

托俊人代辦，巡捕房可曾存案，包打聽有無接頭，務必探聽得千真萬確，如果沒甚危險，才可到上海來，休得輕信浮言，誤落圈

套。義和見了，十分懊喪，又轉托另一個朋友，到捕房中，打聽得伯和俊人，俱未報案。只有一起仙人跳的案子，已於數日前發落

完結。包打聽阿珊那裡，雖然有過一句話兒，但當時因沒講定，故已回卻。如今伯和已走，還有誰來管他這筆賬。義和得報，又寫

信給熙鳳知道。隔了幾天，才得熙鳳回信，說於某日趁蘇州五點半鍾快車，與阿珠一同來申。義和得信，喜不自勝。這夜七點鐘，

親到火車站，接著熙鳳等，同回六馬路小房子內。阿珠也因記自己情人，急急回到自家小房子中去了。

　　這邊熙鳳與義和，議論大事。照義和的意思，要教熙鳳住到他家裡去。因義和住在虹口，家中還有父母兄妹同居一處，既有照

應，又可省些開消。熙鳳因自己一個人散澹慣的，有了公婆姑嫂，不免受人管束，所以情願另外住開。兩個人議論多時，大凡男女

二人交戰，十成之中，倒有九成，最後五分鐘，總是女人勝的。因此這夜的談判，仍被熙鳳占了優勢。次日，義和便在老北門城

內，看中了一所房屋，教熙鳳同去觀看，亦甚合意，丟了定錢，擇日進宅。熙鳳貼些私房，買幾件傢伙，僱了一名使女，居然成了

一夫一妻的一份人家。講到熙鳳雖然是煙花隊裡出身，但她久困風塵，備嘗辛苦，此時得了個如意郎君，志在終老，並不以淡薄介

意。白天義和到洋行中去寫字，她閒著沒事，便到左右鄰捨家走走。有時聚幾個女人，叉叉小麻雀。何消一兩個月，前後左右幾家

鄰舍，都已攪得很熟。他家貼隔壁，是個鄉紳的住宅，共有老夫妻兩口，小夫妻兩口，待人接物，都十分和氣。還有個帶梳頭的娘

姨，也很喜歡同人談天。有一天，那姨娘先來與她說了一會閒話，又邀她到隔壁去坐坐。熙鳳到了隔壁，這家的太太奶奶，見了

她，都笑逐顏開的，請她坐了，幾個人指東話西，纏七夾八，談了一陣天，又說了一會地。她們講在興頭上，忽然有個車夫打扮的

人走進來。太太一見說：「阿福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　　阿福道：「我家太太病了，少爺奶奶，著我拖了車子來，馬上接姑太太前去。」太太聽了，著慌道：「老太太害的是什麼

病？」阿福道：「我也沒知道，聽說是昨天晚上起的，略有些吐瀉，今天忽然變重，新奶奶差人把少爺從藥房中叫了回去，少爺又

打發我到此接姑太太來了。」太太聽說，忙教阿福暫等，自己進去更換衣服。熙鳳見她家有事，也就告辭出來。再表她這個鄰居，

就是陳浩然家。當時陳太太聽錢家的車夫阿福來報，說自己母親有病，即便換好衣服，急急忙忙，也不叫張媽同去，獨自一人，坐

著來接她的包車，到了新閘。老太太的臥房，本在樓下。陳太太一腳奔到房中，卻見老太太床上，蚊帳低垂，薛氏、邵氏二人，都

鴉鵲無聲似的，一個坐在床前矮凳上，一個卻坐在床對面的桌子旁邊。陳太太忙問老太太病勢如何？邵氏慌忙向她搖手，教她莫高

聲。薛氏帶笑站起，讓陳太太坐了，又低聲告訴她，老太太才睡著的，她老人家，昨天晚上受了暑氣，半夜裡忽然發痧，吐瀉並

作，後來吃了自己藥房裡做的痧藥水，吐瀉雖止，但今天早起，不知如何身子忽然發戰，現在七月天氣，我們穿著單衣，還覺很

熱，她老人家蓋了一床棉被，猶自呼冷。摸她身上，又燙得火灼似的，我們都不明白，是什麼玻少爺說，或者你見多識廣，識這種

病症，故叫阿福接你到此，現在他自己請醫生去了。陳太太道：「莫要是痧藥水吃壞的罷。」

　　薛氏道：「對呵，我們也這般說，少爺卻竭力和我們爭，說痧藥水吃不壞的。臨了他自己也想出來了，倒說論不定是痧藥水吃

壞的。因痧藥水本是夏季一樁絕好買賣。內中該有鴉片酒一味藥，這東西價錢很貴，故而有幾家拆爛污的藥房，都把鴉片煙代鴉片

酒用，我們自家藥房中，往年做痧藥水，雖不用鴉片酒，但用的卻是大土，今年大土漲價，少爺恐不能賺錢，所以用了紅土，不過

紅土性質最熱，吃煙的人，裝在煙槍上吃了，尚不免傷身，何況老太太是不吃煙的，而且和在藥水中吃，故此少爺很為著急，深恐

害人害了自家母親，急於要請醫生來，評一評病源。若真是痧藥水吃壞，可算得眼前報應了。」說著，猛想起這句話講得太顯，恐

陳太太和邵氏聽了，不以為然，疾忙改口道：「我看痧藥水，一定吃不壞人。大約少爺因疑心所致，藥水中用的鴉片酒，一斤中還

用不到幾分，怎能吃得壞人呢！」

　　陳太太道：「但願如此就好了。」一面放輕腳步，走到老太太床前，揭起蚊帳，見老太太面朝裡睡著，身上蓋著一條棉被。伸

手在她額角上，按了一按，果覺其熱無比。陳太太低聲向邵氏道：「這般熱天，蓋著棉被，莫要再受暑罷。」邵氏道：「原是呢，

不過方才她蓋著棉被，還呼冷，所以我們不敢替她除被了。」陳太太聽說，放下蚊帳，就在床沿上坐下，重向邵氏問好。邵氏自嫁

如海以來，與陳太太是第一次見面，想起前情，免不得有些兒粉面含羞，芳心帶愧，低著頭以目視地。薛氏便對陳太太擠眉弄眼，

又向邵氏努努嘴，陳太太一笑，又問邵氏道：「你家媽媽，不是也在這裡嗎？怎麼我進來，沒看見她。」

　　邵氏道：「她大約在我房中收拾，一會兒就要來的。」說時，恰巧李氏躡手躡足，走到房門口來探望，陳太太見了，忙向她點

頭，說：「王家媽媽，你一向身子可好？」李氏一眼看見了陳太太，忽然想到當年自己婆媳二口，清苦過活，若無陳太太，焉得與

錢家少爺相識，怎能有此一日，現在呼奴使婢，有吃有穿，雖說靠媳婦的福，其實都是陳太太的功勞，心中萬分感激，慌忙跨進房

內，粗聲大氣說：「阿呀，陳太太，你合家都好麼？」邵氏忙教她低聲，休驚了病人。不料老太太已在床上翻身轉側，陳太太忙揭

起帳子，叫了一聲母親，老太太張目，見了她說：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怎知我有病前來？」

　　陳太太道：「是阿福進城來接我，我方知母親有病，才來得不多一會呢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又沒甚大病，他們鄭重

其事，把你接了來，沒把你嚇一跳罷！」陳太太笑道：「適才妹妹已告訴過我了，母親現在身上覺得怎樣？」老太太道：「方才很

為怕冷，此時睡了一陣，已好得多咧。你一向身子好不好？光裕媳婦娶進來，可孝順麼？」陳太太道：「做女兒的身子很好。光裕

媳婦過門以來，還肯聽話，不過有些兒孩子氣罷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年青人原不免有孩子氣的，能得兒子媳婦孝順，也算你的福氣

咧。」說到這裡，見薛氏坐在她床對面，便住口不言，只問她浩然近來身子還康健麼？光裕可在唸書麼？陳太太道：「他仍和往年

一樣，精神很好。近日在那個會裡升了幹事，故此天天忙忙碌碌，不知乾的什麼事呢。光裕也許久不上學堂，現在國民黨裡，做一

個什麼職員，據說再過幾年，就可以升都督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他們少年人，最喜歡成群結黨。常言道：狐群狗黨。結黨這件事，

究竟不是好買賣。以後還得教他少弄弄的好。」　陳太太道：「他父子兩個都和發了瘋的一般，你想都督，我想總長，還有誰人說

得醒他，只索得由他們去鬧罷。」

　　正言時，如海請醫生回來，邵氏、薛氏都迴避了，陳太太扶起老太太，給醫生診了脈，說是夏天貪涼太甚，風邪內侵，只消把

邪氣表散表散，自可無礙。如海便留陳太太多住幾天，幫著服侍老太太。陳太太因家中不曾交代，又差阿福前去通知。可巧光裕在

家，得悉外祖母有病，也即親自出城來探望。恰在老太太房中，與邵氏相遇。他二人隔別經年，重逢一旦，前情未泯，相見時各有

一種描摹不出的神態。邵氏想起光裕去年，待她溫存體貼的光景，那時只因自己存心守節，故而忍心辜負他一腔情意，不料自己節

操仍不能始終如一，如今為人妾媵，有何面目見他。但他現今亦已續娶，聽說新婦十分美貌，少年夫妻，想必恩愛非常，不知他此

時還有我在心上否？因此不住偷眼瞧光裕的舉動。光裕因邵氏再醮如海，心中銜恨次骨，這時見了面，不知怎的把一腔憤恨之心，



變化得瓦解冰消。暗想古人云：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我雖然不算路人，但已做了她的小輩，不知她可要搭長輩架

子，更不知她心中可記得我去年的一片愛情，故而兩眼也直向邵氏望著。因有如海在旁，不敢公然開口敘舊。但他兩個人四隻眼

光，已和織錦穿梭般的來往不絕。薛氏在旁，看得頗為真切。走到如海背後，伸手在他衣角上拉了一拉。如海猛回頭說：「做什

麼？」

　　薛氏道：「你出來，我有句話同你說。」如海不知就裡，隨著薛氏走到房外，薛氏帶笑道：「你在房裡看見什麼嗎？」如海驚

道：「是什麼東西，我沒有看見。」薛氏笑道：「你真是個瞎子，這對眼珠兒，只有看女人是名工，別的一些看不出。你再進去看

看仔細，人家打了好半天無線電報，你還在做夢呢。」如海即忙回進房內，恰巧光裕見如海被薛氏喚了出去，房中只有他自己母親

和外祖母二人，便放膽同邵氏答話問好，邵氏也笑靨相迎，兩個人還沒講滿三句話，如海已走進房來，光裕住口不迭，早被如海看

在眼內，心中不勝氣憤。但自己也不能阻止他們說話，只覺頂們裡一股酸氣，上沖霄漢。薛氏夾腳跟進，又把如海喚到外面，如海

怒道：「我正要看他們兩個作何勾當，你又叫我出來則甚？」

　　薛氏笑道：「你也太不知趣了。人家難得相見的，要你站在面前，做什麼討厭人呢！」如海怒道：「放屁，我討什麼厭？」薛

氏笑道：「好啊，你受了小老婆的氣，拿我出氣。也罷，我說的話，就算放屁。如今我也不放了，那天秀珍把絲線織的一個錢荷

包，預備送她寄父生日用的，昨天已做好了，我看織得很的工致，她自己說做得不好，不能送人，你去看看，如若可用，就拿去送

給她寄父，因這是他寄女兒親手制的東西，想必他一定歡喜。」如海聽說，跟薛氏上樓。薛氏拿出那個錢荷包，如海見歪歪邪邪，

不成模樣，笑說這個東西，如何可以送人。秀珍這孩子，天天在外間閒逛，女紅活計，一些都不考究，將來終不是個了局。你做娘

的，須得教訓教訓她才好。薛氏笑道：「養不教，父之過，關我什麼事！」如海笑道：「你讀書不通，專門胡纏。須知男兒父教，

女兒理該母教的。」薛氏道：「母也不止我一個，還有別人，難道不算母？」如海道：「她嗎？她自己還不懂道理，怎能教訓別

人。」

　　薛氏道：「你也未免忒殺不近人情了，怎不想想這塊肉，究竟是你打從外甥口中奪下來的，物歸原主，本是理所應該，還要動

什麼醋氣？」如海怒道：「你又要胡說了。他二人以前又沒聘定，怎能說我奪他？」薛氏冷笑道：「雖沒聘定，難道一對年紀輕輕

的男女，住在相近之處，果然有個柳下惠坐懷不亂，當真沒有交情的麼？」如海呆了一呆道：「那恐未必見得罷。」薛氏道：

「哼，未必見得倘若真個未必見得，今兒見面，萬不能這般廝熟，你自己昏迷不醒，可知一頂綠頭巾，早已有人替你戴上了。」如

海道：「胡說！你看她不是這種人。」

　　薛氏笑道：「我看她自然不是這種人，不但此時看她不是這種人，就是一輩子看她，也不是這種人。倘使看得出她是這種人，

也不致背著我，把她心肝寶貝似的藏起來了。須知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，我早看出她骨相輕浮，不是好貨，別的不說，就是家中零

用帳項，一則我因自己忙不開，二則她嫁了你，也算是個三分三的主子，若一點兒權柄都不給她，旁人未免要說我把持。所以她一

到這裡，我就通盤交給她掌管。不料她自己並無治家的力量，又沒見識，買長買短，任憑底下人開口，要多少就給多少，只此已浪

費不少。還有她那一個油瓶婆，從中作弊，兩個人狼狽為奸，儘量侵蝕，把我家的錢不當錢用。你看這本零用帳，房錢柴米不算，

五月以前，每月只得六十幾塊錢開銷。五月底結帳，用了一百十二塊。因有個端午節在內，丟開不算。六月份應該省些了，不道也

有八十餘元零用。這個月更多了，看來還得一百出頭。你想她只經手得幾個月，就弄得這樣荒唐，日子長了，怕不更無交代嗎！」

一面說著，一面把那本零用帳，一頁一頁的翻給如海觀看。如海驚道：「原來還有這種事。零用開銷，乃是家中要務，怎可任她胡

亂浪費，一個月幾十元，一年便是幾百元。你既然知道，為甚不早些告訴我？就是下人們欺她無知，究竟你和她是一家之人，不能

冷眼旁觀，應該隨時指點她，才是正理。」

　　薛氏怒道：「你倒埋怨起我來了，誰願意冷眼旁觀？只因見是你心愛的人兒，就是多用幾塊錢，想必你心中十分情願，我何苦

來告訴你，自碰釘子。還有下人面上，她自己做好人，任他們賺錢，我也犯不著做惡人，去點破他們。況且我把帳務交給她掌管未

久，倘若多事插了口，有班不明白的人，便不免要說我爭權奪利。我既已讓她當家，自該聽她獨斷獨行，不關我事。便是今兒告訴

你，也是我自己愛說話的不好呢。」

　　如海道：「這個你也未免太刻板了。她若當不了家，你不妨仍舊自己經手，這當家原不是什麼好差使，一要吃辛吃苦，二要任

勞任怨。你們這班婦人女子，講到當家二字，都鄭重其事，不知當作怎樣的大權柄，其實你經手，他經手，都是一般模樣。只要誰

幹得了，就誰乾去，還要分什麼彼此。」薛氏道：「我業已交給了她，決不能出爾反爾，向她收回，除非你自己教她交還我掌管。

」如海笑道：「那有何妨。你們婦女的怪脾氣，真教人聽了很不耐煩，明兒我就教她交還你掌管是了。」

　　次日，如海果向邵氏說：「你把家中零用各帳，仍交少奶奶自己分配，你從旁看看，待學會了，再自己經手罷。」邵氏聽說，

很覺不明不白，暗想零用帳自我經手以來，從沒自由支配，不過空掛一個名兒，都聽少奶奶的吩咐，她教我用多少就用多少，有時

我還說比以前開銷大了，她道目今各物昂貴，故此開銷得大些，不料今日少爺講出這句話來，未知存著什麼意思？橫豎我自己有名

無實，就仍交少奶奶經手，有何不可。這一來不打緊，那一班底下人，見她一進門就獨掌家務，都把她新奶奶長，新奶奶短的，十

分恭維，此時忽然被少爺削了兵權，都疑心她乾了什麼錯事，背地裡紛紛議論，漸存藐視之意。邵氏不免心中生氣，幸得如海照常

看待，才覺胸襟略慰。

　　合該邵氏命運多舛，光裕從前難得到錢家來，對於自己父母，也守著維新派平等主義，並不講究那腐敗的孝道。自這天到錢家

來起了頭，因他母親在彼，不知怎的，忽然變得異常孝順，天天親來省母。省母之外，順便和邵氏閒談。他來時每趁如海不在家的

當兒，故此邵氏與他都沒甚忌諱。不料暗中還有個薛氏，監察他二人的行動。晚間添頭造腳的告訴如海知道，如海免不得心中著

惱。講到男人情性，十個中倒有九個沒常性的。遇著了美婦人，起初無不如饑鷹攫食，餓虎吞羊一般，務必要弄到了手，才肯定

心。及至日子長久了，又不免心中生厭。如海當初喜愛邵氏，也是這個意思。此時日久情弛，漸覺心厭。兼之有個薛氏從中攛掇，

更覺邵氏品行不端，暗想她為人若果正派，就不致和我在醫院中相識了，看來與光裕一定有私。只恨我自己太沒主意，當時理該將

她身體玷污之後，丟諸不理，倒可省卻多少開銷。如今養一個不夠，還要養兩個，讓她與情人在家鬼鬼祟祟，成何體統。但光裕是

我外甥，不能禁他不來，除非把陳太太送回家去，他的母親不在這裡，自不能天天來了。

　　主意既定，這天看老太太病勢略減，便打發阿福送陳太太回家。不意陳太太雖去，光裕仍天天前來，據說是母親差她來探望外

祖母病體的。直到老太太病癒之後，光裕仍沒一天不來。你道光裕因何這般無賴，其實也不能怪他，卻是薛氏教他天天前來走走。

他正心念邵氏，又聽了舅母這句可意的話，那裡肯一日間斷。焉知薛氏安排著一個大大圈套給他去鑽的呢！如海得知光裕仍日日來

家，自己無法擺佈，愈把怨毒結在邵氏身上，對待她已不似從前那般和善，邵氏還不知就在光裕身上種的禍胎，見丈夫日漸薄待，

只有自傷命苦，背著人偷彈珠淚而已。光陰迅速，轉眼已是八月初十。這天是倪俊人四旬壽誕，在虹口住宅中，大開華筵。如海與

伯宣、文錦等，合送了灘簧戲法，諸般助興的雜戲，賓客如雲，好不熱鬧。如海同席，仍是伯宣、文錦、琢渠、爾年等幾個老友。

酒至半酬，琢渠笑向伯宣道：「今天我們吃了俊翁的壽酒，再過幾天，又要擾伯翁的喜酒了。」

　　如海、文錦等，聽了都覺一愣，只見伯宣滿面通紅的道：「琢翁莫混說罷，這句話沒頭沒腦，從何講起？」琢渠笑道：「伯翁

休得瞞我，我在你們初開談判之時，早已知道。因你守著秘密，我也代你瞞人。如今事已成熟，理當宣佈出來，給一班老朋友，早

些預備，臨時好替你熱鬧熱鬧。你難道這樣一件正經大事，就始終偷偷掩掩，背著人去乾嗎？」伯宣呆了一呆道：「這倒奇了，此

事我以為沒有第三人知道，緣何被你得知。並不是我存心瞞你們，只因現在還沒過節，於伊人放出的帳目上，不無關係，所以我暫

守秘密。待過了節，自然要請眾位幫忙，但不知你這些說話，究從那裡聽來？」

　　琢渠哈哈大笑道：「此間並無外人，宣佈了決不致有人拆你爛污，請你不必多慮。講到我這句話的來源，萬非你意料所及，說



出來你就明白了。那方老四不是耽擱在我家麼？你難道不知他二人素有交情，他有什麼疑難之事，沒一件不預先和老四商酌。那天

你向他提出要求後，他當夜便到我家來找方老四，商議進止，老四又轉向我打聽你的行徑。我因是你的婚姻大事，自然從中竭力幫

襯，老四才教她答應嫁你。你想想這件事，我暗中替你幫了不少忙，你不謝謝我，還要瞞我，真正豈有此理。」

　　伯宣聽說，恍然大悟。如海、文錦等，都覺迷迷糊糊，不解所謂。文錦心急，盤問琢渠，究竟是那一回事？琢渠隨笑隨說，眾

人才知伯宣娶媚月閣，已有成議，將於節後實行。文錦第一個向伯宣不依道：「你和媚月閣攀相好，乃是我做的媒，現在你要娶

她，不該瞞著我媒人行事。」俊人聽得，也走了過來，幫同如海等派伯宣不是。伯宣四面受攻，賠罪不迭。眾人又問他可曾揀定日

子，伯宣道：「我現在還住在銀行中，要辦這件事，須得另租公館，此時未曾覓得相當房屋，故至少還須隔十天半個月，才能辦事

呢。」

　　文錦道：「提起房屋，我家後門敘對過，那個孔公館，一過節就要搬場，他家房屋，也和我家以及琢渠家一般，是三上三下的

新房子。還有一層好處，他家並不是搬場，乃是回籍，所以連硬頭傢伙電燈自來火等件，都肯賤價出頂，你若租了這所宅子，和我

家琢渠家來往，真是再便利也沒有，只恐你不願意租借罷了。」琢渠道：「果然我家隔壁有個孔公館，他家不是新近死了一個人

嗎？」文錦道：「正為這事，恐老趙講忌諱，那孔公館的主人前月沒了，他家人定於本月十六扶櫬回籍，故而願意將家具出頂。我

與他家乃是世交，若由我去接洽，又可比眾便宜，只恐老趙怕那宅子不吉利罷了。」

　　伯宣道：「那有何妨。常言道：宅由人轉。講到租房子，誰能保得住內中沒壞過人。況且就在賈、魏二公鄰近，我更願意租

借。無論如何，有熟人在相近，一定比陌生所在，便利許多。拜煩文錦兄，就替我將那傢伙電燈物件，一併頂下來罷。」文錦道：

「這個包在我身上便了。」伯宣又問文錦：「方振武近日作何消遣？北京老太爺那裡，曾否疏通？大約幾時可以回京？」琢渠笑

道：「他現在真同那劉后主樂不思蜀一般，和花襲人十分要好。外間有班人謠言，襲人節後要嫁他，其實振武已有一妻一妾，不願

多娶，故他自言不過逢場作戲，聊以自遣而已。北京老的一方面，據說已有人代他言歸於好，日前連來兩次電報，催他回京，但他

還不願意回去，因他知道自己父親脾氣，反覆無常，笑裡藏刀，深恐中了陰謀詭計，故而決意暫不進京，我看他至少還得一兩個月

耽擱呢。」

　　伯宣沉吟了一會道：「我想趁他在上海，煩他一件事兒，不知可能辦到？」琢渠問是什麼事？伯宣笑道：「說出來也不是什麼

正經大事，便是我這回娶媚老二，還沒出面的媒人，故想請他做一個現成介紹人，未知肯不肯？」琢渠笑道：「伯翁，說出笑話來

了，納妾又不比正娶，何須請什麼出面媒人。況且你與媚月閣相識，也不是他介紹的，乃是文錦介紹。放著文錦不請，反去請這個

與媚月閣有舊交的方老四，你自己不想割了他的靴腰，他不吃你的醋，已是萬幸，還叫他出面做媒，你莫非要他演一出推位讓國的

故事麼？可是異想天開咧。」

　　伯宣笑道：「琢翁的心思固然高人一等，所惜動不動就要走錯路頭。我和你都是政界中人，彼此脾氣相仿，誰不喜歡場面闊，

場面一闊，身分也不期而然的高了。往年我們在京的時候，為何天天拜客，夜夜延賓，無非要給外間知道，我們結識的，都是大人

大物，非比尋常。方振武的老子，不是目今中華民國的一等大人物嗎！我們雖然不能和他老人家來往，但得和他兒子結交，也未嘗

不可光宗耀祖。我這回娶媚老二，若得他做個介紹人，場面上准要光輝萬倍。不但我一個人，就是眾位朋友，大家面子上多麼好

看。況我聽人說，四少爺最歡喜熱鬧，這回務必請他吃喜酒，他來時本該坐首席，不如挽他掛個介紹人的名兒。別的俗禮，一概毋

須。只要到了那天，請介紹人入席時，他答應一聲，我於願已足。他如若因娶妾不便做媒，橫豎我家眷不在上海，就再正式結婚一

次，亦無不可，但求他答應做媒，無論什麼事，我都可遵他的命辦理。」

　　琢渠笑道：「這句話很是新鮮，虧你想得出來。果然有他做媒，和大總統親自介紹差不多，場面上大有光輝。這件事我還可求

他答應，因老四的脾氣，最喜歡別緻，你這種特特彆彆的事情，他聽了一定贊成。少停我回家問他一聲，明兒給你回音便了。」伯

宣大喜稱謝。這天因吃罷酒，還須看戲法，故此散席後，眾人都聚在客廳上，見那變戲法的，穿著一套大袍褂，搖搖擺擺，打從側

廂中出來，先自嘮嘮叨叨，說了許多引人發笑的閒話，才把毯氈一蓋，由褲襠內摸出一盆紙桃，說是王母獻蟠桃。一套變罷，又進

側廂去了半天，重複出來，仍說了不少空話，才變出一缸金魚，雖然比前套略勝，但一望而知，也是褲襠中帶出來的。眾人看了，

都不甚滿意。文錦對如海道：「這變把戲的人，不是你僱來的麼？這種玩意兒，我也能變，虧他討價還要十四塊錢呢。你可記得那

一年，天勝娘的戲法，我和你合伙兒去看，真是處處令人不可捉摸。還有一套碎表還原，因看客都不肯借表，我把自己的金錶借給

了他，親見他把來放在一個銅缽內搗碎了，裝在一管手槍內，對準一隻上鎖的鐵箱，開了一槍，教別的看客上台開鎖，卻見金錶藏

在箱內，分毫未損。更希奇的，我那只表極准，被他搗碎之後，理當停了，及至返原時，和借去的時後，相隔一刻鐘，這表也走過

了一刻鐘，一分一秒，都不慢。可見得外國人的戲法，才真是五鬼搬運法呢。」


	開放文學 -- 社會奇情 -- 歇浦潮 第二十八回 逞利口再用機謀　開華筵大變戲法

